
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塑
料垃圾进口国。

一个概念需要厘清———经过分拣和清洗的塑料垃
圾，属于国家允许进口的可再生资源。

另一个概念同样需要厘清———从生活垃圾中去分
拣和清洗塑料垃圾，不仅涉及必要的分拣技术，更需要
足够的处理伴生污染的能力。

问题随之而来。
所有进入中国的塑料垃圾，都已经完成了必要的分

拣和清洗了吗？ 如果没有，这就意味着这些分拣和清洗
的程序都要在中国进行。 那么，我们对伴生污染的处理
能力到底处于什么水平？ 现实中的塑料垃圾处理真能
严格执行污染处理的所有要求吗？

经过 28个月的跟踪拍摄， 中国塑料垃圾处理的真
实场景，触目惊心地显示在纪录片导演王久良的作品之
中，尽管他选用一个不无中性色彩的名字———《塑料王
国》。

在冷峻而不加掩饰的镜头下，大量未经处理的塑料
垃圾进入中国，散布在从北到南的 30多个大小乡镇，最
终在一个又一个小作坊里，由几乎没有任何防护的工人
用手完成了粗糙的分拣。 接下来，清洗塑料垃圾的污水
直接排入河流， 无法再生利用的废弃垃圾在农田边焚
烧，黑色的浓烟充满着刺鼻的气味。这些村庄里，地下水
已经无法饮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罹患癌症。

这是一个关于垃圾的残酷真相， 更是一个关于贫
穷、人性、逐利、价值观的故事。

塑料引爆话题
当垃圾处理成为一门生意，抢夺垃圾的战争就已经

打响。
通常的观点认为，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 不能否

认， 这个观点成为垃圾产业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理论支
撑，甚至有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共识。

但是，在与垃圾打过 7年交道后，王久良坚持认为，
“垃圾等于资源”不过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想状态，因为
它完全忽略了垃圾处理过程产生的巨大污染。 “至少从

目前看，混乱的处理过程和低下的处理能力，使得中国
的垃圾处理仍然是一个负增值的产业。 ”

就在北京奥运会隆重举办之际，王久良开始骑着自
己的越野摩托，像猎犬一样在北京城周边游荡，遍寻上
千个大大小小的垃圾场，再把代表每一个垃圾场位置的
黄色图钉密密麻麻钉在北京地图上，用最直观的图景震
撼了所有看到这幅地图的人。

这次为期 3年的遍寻垃圾场行动后，王久良推出均
以《垃圾围城》为题的摄影作品和纪录片，这 4个字也一
度成为环境保护浪潮的热门词汇，甚至引发中央领导关
注批示。随后，北京市宣布投资 100亿元，用 5到 7年时
间完成对周边近千个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的治理，并建设
现代化的垃圾处理厂。

经此一“役”，更主要的是建立在大量实地调研和影
像资料的基础上，王久良对于垃圾问题的意见表达，已
经显示出民间独立调查性质的权威性。

即将进入 2015年的时候，王久良再度发声，用一部
暌违 3年的纪录片新作《塑料王国》，撕下了一个以再生
资源回收、循环经济为名的产业的面纱，暴露出最为不
堪的一面。

来自中国海关的官方统计，2013年， 我国进口废旧
塑料垃圾总量为 800多万吨。 王久良所记录的，正是这
些垃圾在中国从南到北 30多个乡镇村庄最真实的初级
加工场景。

《塑料王国》第一次面向媒体的放映地点，选在北
京东二环边的银河 SOHO 大楼。这座宣称拥有最好空
气净化系统的建筑物， 远远望去充满着时尚的未来
感。

但是，至少在放映的这一天，银河 SOHO 的未来
感被笼罩京城的雾霾粉碎肢解。当天，空气中那种令人窒
息的感觉，成为《塑料王国》所要表达主题的又一个注脚。

源源不断的集装箱货车， 拉着满满的垃圾进入村
庄。 留守农村的妇女和老人，还有那些来自更贫穷地区
的打工青年， 在乱糟糟的作坊里用手分拣着塑料垃圾。
这些垃圾的“原产地”，多是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
本、韩国和澳大利亚。 在镜头里，很多生活塑料垃圾里面
掺杂着不明化学粉剂，灼伤了翻检者的双手。 甚至还有
一个在垃圾堆旁玩耍的孩子，拿起一个还残留着不明液

体的针管，毫无戒备地直接放进嘴里玩耍。
这场景在银幕上出现时，观众发出抑制不住的惊呼。

那些充斥着肮脏垃圾、浓烟、污染水的画面，那些依赖垃
圾处理维系生存者的麻木与无奈， 与重重笼罩都市的雾
霾天气遥相呼应， 让人产生一种几近环境末日的关联想
象。

“我们这样落后的垃圾处理能力，为什么还要进口
洋垃圾？ ”几乎每一位看过《塑料王国》的人，都会不解愤
懑地提出这样的问题。

无疑，王久良又扔下了一颗炸弹。
巨响过后， 中国乡村垃圾处理的残酷真相浮出水

面。

战绩与现实
一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 从 2000 年

到 2011年的 11年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垃圾废品交易
额,从最初的 7.4亿美元飙升到 115.4亿美元。

疑问就此产生———中国为什么进口这么多垃圾？
王久良的回答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利益驱动”。
“过去，一些国家的生活垃圾是需要花钱向外转移

的。 后来，这种垃圾慢慢有了市场，不用付钱也可以转移
出去。 现在，一切都颠倒了，生活垃圾竟然成为可以出售
的商品。 ”在纪录片《塑料王国》放映前，王久良告诉记
者，正是中国的进口抬高了世界垃圾的价格。

不过，王久良的观点一经曝光，便立刻招致资源再
生行业相关者的强烈反对。27岁的再生资源网站编辑于
泽甚至私信王久良，直接表达反对的态度。

2015 年 1 月 2 日， 于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断然表
示：“没有人否认存在过进口洋垃圾的问题，但在绿篱行
动以后，那种情况已经几乎不可能发生。 ”

于泽所说的绿篱行动，是国家海关总署于 2013年 2
月启动的一次为期 10个月的专项行动， 旨在加强固体
废物监管、严打洋垃圾走私行为。

“过去，进口的集装箱是抽检。 在绿篱行动中，几乎
箱箱检查，并且实行最严格的掏检。 ”于泽拿出一份新闻
报道，上面列举了各地海关的行动成果，其中，仅在黄埔
海关、烟台海关、宁波海关、黄岛海关、威海海关、青岛海
关、梧州海关、佛山海关和石家庄海关，便共计查办涉案
废塑料 3万多吨。

“王久良的拍摄期，一定是在绿篱行动之前。 ”走访
过很多大型正规再生资源企业的于泽，对国家的专项打
击行动效果深信不疑。

“你信吗？ ”听完记者转述的于泽观点，王久良这样
反问。 “确实有段时间，拉垃圾的车少了。 但有的老板直
白地告诉我说，别管他们的货滞留多长时间，最后总有
办法通关提走。 ”

事实上， 究竟如何定义洋垃圾与合格废旧塑料原
料，本身就界限模糊。

在于泽看来，国家的规定很明确。 以废旧矿泉水瓶
（PET)为例，需要在垃圾出口国完成清洗和拆解后，才能
作为再生资源原料被进口到中国。

然而，现实显然并不是这样。
2011年，王久良访问美国加州伯克利市垃圾回收中

心。 参观结束后，美方人员不经意间指着正要开走的集
装箱货车说：“你看，那是要运往你们中国的。 ”

伯克利市垃圾回收中心的垃圾，都是生活垃圾。 经
过人工初步分拣，生活塑料垃圾被分离出来。 正是这些
美国人不愿花钱费力处理的垃圾，被中国的商人买走。

这个不经意间的发现，让王久良产生疑问———令美
国人头疼的垃圾运到中国后，到底又会如何处理？

经过 1年的调研， 王久良决意再拍摄一部纪录片，
追踪曾经困扰自己的事实真相。

2012年 5月 31日，《塑料王国》正式开机。整个拍摄
持续了 28个月，直到 2014年 9月结束。

“最初 3个月，几乎处于被驱赶的状态，进入不了实
质性的拍摄。 这样算来，大部分的拍摄素材，正好是绿篱
行动期间。 ”王久良直言，“我不用看数据，也不用听有过
什么行动，我亲眼看到并拍摄下来的，足以说明一切。 ”

放错位置的资源？
毫无疑问，王久良和他的《塑料王国》，似乎触动了

整个再生资源行业的“奶酪”。
于泽的质疑只是开始，更多的反击接踵而至。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周开庆先生发表

的文章中，重点援引了巴塞尔公约中的观点，“塑料被认
为是无毒的”，“使用塑料再生料不仅仅是成本考虑，而
是发展和责任考虑”。

与此同时，一些颇具规模的正规厂家处理塑料垃圾
的过程，也被用来证明《塑料王国》揭示的原始和混乱仅
为个案。

对此，王久良直接反驳———在进口塑料垃圾处理的
问题上，不要把利润和社会责任混为一谈。 如果为的是
利润， 那么由此产生并在未来逐渐显现的环境污染，为
什么没有让从垃圾中掠取利润者“买单”？ 如果是为了社
会责任，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塑料垃圾进行处理，到底
履行的是哪家的社会责任？

在王久良看来， 一切以环境友好为前提的垃圾回
收，都是负增值产业。 如果环保型回收 1吨废旧生活塑
料能够产生 100 元经济效益，需要付出的成本，至少也
要 101元。 否则，便无法解释在被世界公认垃圾分拣回
收做得最好的日本，为什么要对企业回收垃圾提供政府
补贴，更解释不通为什么《塑料王国》里依然会出现日本
垃圾。

事实上，一些塑料垃圾处理企业一直在吁请来自国
家层面的政策支持。 他们在例证企业深陷经营困境时的
说法，客观上暴露出环境污染问题的严峻。

“塑料作为可再生资源，要回收是一定的。 但是，如
果没有国家足够的政策支持，企业不好做的。 ”从事废旧
塑料回收 5年的安伟（化名）说。

这位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从业者，来自国内某废塑
料回收集中县。 两年前，这个县对散落在村子里的小作
坊式废塑料分拣、造粒产业，进行了“壮士断腕，涅槃重
生”式的自我革命。 公开的报道中，县政府高度重视环保
问题，淘汰小作坊，引导成规模企业进入工业园区，目的
只有一个———建立环境友好型的再生资源回收产业。

安伟毫不讳言政府对入园企业提供了多项支持，也
承认园区经营者在租金上给予了相当优惠。 “就拿处理
废旧塑料产生的污水来说， 处理成本至少在每吨 10 元
以上。 现在，包括水费和处理费用在内，每吨污水只向企
业收取 6元。 ”但是，即便是这些已经大大压缩的污水处
理成本，依然是企业不堪其重的的负担。

其实，在污水处理这个环节之外，最终无法回收的
垃圾如何处置，依然是一个隐患重重的大难题。 依据王
久良的调查，1吨塑料垃圾的回收率，即便在运气好的时
候最多也只有 85%，这就意味着至少要有 150 公斤废弃
物毫无任何用处。

对于这些纯粹的垃圾，最普遍的做法依然是填埋或
者焚烧。 在王久良拍摄的画面中，很多垃圾就在田间露
天燃烧，黑色烟尘弥漫。

“理论上，焚烧可以用来发电，但又是一笔巨大的投
资，谁投？ ”安伟说。

填埋呢？ 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垃圾填埋对土地和地
下水的污染破坏，影响时间长达上百年。

无论如何，王久良和他的《塑料王国》已经搅动了一
个行业。 他坚持认为自己的一切判断和论断，都来自长
达 3年的调查。 “有多少园区污水厂根本就不运行？说是
统一处理，可管道都没铺通，这些我都拍到了呀。 ”

可惜，诸多专业人士似乎看不到这些。 周开庆在自
己的文章最后，依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一家企业有问题，
少数人有问题，不能推而广之。 随着社会对中国再生塑
料产业的认知和了解，一些片面的新闻报道已经很难对
行业健康发展形成多大影响。

周开庆这样说：“我们坦然处之吧。 ”
然而，我们真的能够坦然处之吗?

房间里的大象
行业内外的争论还在继续。
但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王久良作品中呈现的产业

最前端从业者们的纠结、贫困、损害与被损害、麻木，才
是戳中人们内心痛点的元素。

“垃圾(这）东西，又不是新的，没有味？什么味都有！”
画面中，一位分拣垃圾的妇女这样说。

在《塑料王国》中，围绕着通过回收废旧塑料来挣钱
究竟值不值，分拣垃圾的工人们有过这样一次讨论———

“可熏得慌了，熏有什么办法。 ”
“其实俺也不愿意干，这东西又脏又有污染，俺自己

也知道，对俺自己也不好，但是俺为了生存，没办法。 ”
“空气空气不好，水水不好。 什么好？ 说句开玩笑的

话，就是钱好。 ”
……
王久良告诉记者， 片子中出镜的女分拣工干了 20

多年，自从有了这个产业开始就干，到现在一个月收入
七八百元。而她的手，每一块关节都是变形的。另一个老
太太捡到一个瓶子，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液体，只是想
回收这个瓶子。 结果在倒掉液体的时候，她的一个指关
节全被烧焦。 “瓶子里的液体是氢氟酸，一种强酸。 ”

王久良到田间拍摄，问当地人这些垃圾对庄稼有没
有影响，回答竟是“没污染，咱实事求是”。 结果镜头一
转，村庄的环境变得糟糕。 干涸的池塘，已经多年不见鱼
虾。处理废旧塑料产生的黑色污水，直接排入河流。甚至
连地下水都无法安全饮用，村民需要购买山泉水喝。 “一
个月十五六元吧。 ”老太太算计着每个月买水的费用，售

卖山泉水的小贩送水的步子匆忙。
村头， 一位干废旧塑料回收的老板的老父亲说着，

这年头，怎么年轻人都得癌？
另一个男人，反问王久良，“你要问还有谁没得癌？ ”
即便如此，每个人都在维护着这个产业。
产业链上，最低端却最必要的一环上，以生存的名

义忍受脏臭乃至环境被破坏的人们，对理想生活的大胆
奢望，其实极其卑微。

一个年轻的小老板，最大的理想就是买辆车。 终于，
在一个冬天，小老板实现了这个理想，兴奋地在自己新
买的二手车里坐了半晚。

“人在车里产生的热气让挡风玻璃盖了一层白
雾，从一个角看进去，那老板高兴的脸，当时那感觉，
真是……哎……”王久良没办法忘记这一幕，那是以
生存为代价换取的梦想实现， 从他的价值观看来，个
中滋味，难以评说。

一家来自大凉山的彝族家庭，由于贫穷，年轻的父
母亲带着孩子全家打工在一家分拣作坊。 家里的女孩依
姐（音）早已成为分拣塑料的熟练工。 她最小的妹妹，出
生在这个堆满了垃圾的院落外面。 11 岁的依姐渴望上
学，父亲却一拖再拖，理由都是“没钱”。 依姐最喜欢在老
板家里玩电脑，在一次争吵后，两家人关系紧张，女孩就
从垃圾堆里捡出花花绿绿的纸板，在桌子上做出了电脑
的模样，自己打字玩。

垃圾，就是依姐这样的孩子全部的世界。 他们在垃
圾里成长，从垃圾中获得玩具，甚至从垃圾中学习。 而垃
圾，能够给他们的，也仅此而已。

“我真的无法喜欢上他们，除了那些孩子。 ”王久良
并不讳言自己的情绪，他与他的被拍摄者们相处时间按
年计算，他理解他们的无奈、挣扎和选择，但在价值观上
的巨大差异让他没办法从情感上喜欢上他们。

人们知道垃圾的危害，但没人认为自己可以做点什
么。 正在野外倾倒塑料垃圾的人对着镜头说，为什么不
查查谁让这些洋垃圾进到中国？

这个存在于 30多个乡镇的废旧塑料回收产业伴生
的污染问题，似乎没人愿意来管。 垃圾，像房间里的大
象，切实地影响着那么多的乡村和人们的健康，而所有
人选择视而不见，以生存的名义。

选择不看的，还有那些垃圾输出国。
塑料垃圾从世界各国而来，在中国获得重生，被制造

成玩具或者其他产品，又重新回到美国、德国乃至全世界
的生活中。 没人在意，垃圾如何重生？ 又留下了什么。

理想主义者的坚持
2014年的最后一天，王久良踏上赴美航班。 他将以

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为期半
年的学习。 他筹划着要在纽约、旧金山这样的城市播放
《塑料王国》，让美国民众了解自己产生的垃圾，最终给
大洋彼岸的中国人带来了怎样的伤害。

正是在伯克利， 王久良发现了中国这个 “塑料王
国”。 那位出现在纪录片中的伯克利市垃圾回收中心负
责人丹尼尔，在看过王久良在中国拍摄的部分素材后回
应说：“现在我们看到了，我认为大家应该看到这些。 ”

王久良意识到，美国民众关于垃圾链产业中的道德
伦理选择，可能会成为影响垃圾输出行为改变的力量。

看过《塑料王国》的很多观众意识到，垃圾并不会自
己消失。 当中国的大门关上了，这些垃圾还会流向地球
上其它国家。 “你们媒体在国内使劲，我在国外使劲，大
家做各自擅长的。 ”无论如何，王久良下定了决心，“即使
是冰山，也要撬动它”。

或许，很多人都误解了王久良。
2008 年，王久良发现了垃圾，从此，垃圾也黏上了

他。 但是，他的思考显然并不止于如何处理垃圾以及垃
圾的世界战争。 从始至终，他的目标是希望提出一个更
为终极的命题———消费主义时代里，人究竟拥有多少算
够？

几年前，记者初次采访王久良，他用着一部老式的
诺基亚黑白屏手机。 今年，记者再次采访王久良时，惊讶
地发现，在这个全民触屏智能手机的时代，他依然固执
地使用着那部落伍了好几代的手机。

王久良不过度消费，他将自己的生活需求维持在最
基本的层面。 与垃圾打了 6年交道，电脑里全是垃圾的
素材，超市里那些花花绿绿琳琅满目的包装，在他眼里
条件反射式地瞬间变成它们被使用后成为垃圾的样子。

“我很想做一个展览，就叫《超级市场》，货架上摆满
的不是新商品，而是摆满喝完牛奶的空盒子，吃完冰淇
淋的塑料桶什么的，让垃圾填满货架。 ”王久良希望，人
们能够从垃圾问题上，检视自己的消费，而不仅仅只是
抱怨政府做得多么不够，环境如何变得糟糕。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所有行业都在挖空心思如
何让人们从兜里掏钱出来，王久良却试图让这浮华喧闹
的消费快车跑慢一点。 这多少有点唐·吉诃德的意味。

小时候，妈妈带着王久良算命。 “那先生说我，一生
‘骑着墙头当马匹，拿着秫秸当杆枪’。 ”现在，相机和摄
像机就是王久良的“武器”。 他唯一能够仰赖的东西，与
算命先生所言的“墙头”和“秫秸”无异。 在这位 38 岁独
立纪录片导演内心，始终有着最为清晰且理智的坚持。
“我能改变世界的很有限，但能改变多少是多少吧。 ”

王久良没有想到，自己从《垃圾围城》开始，竟然与
垃圾黏在一起整整 7 年。

围绕着垃圾的拍摄计划，并未完成。 看上去，他与
垃圾还要继续黏下去。

■本报记者 李瑾

一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 从 2000 年到
2011年的 11年间，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垃圾废品交易额从
最初的 7.4亿美元飙升到 115.4亿美元。

庞大的进口垃圾，在中国是如何完成资源回收利用的？
期间产生的污染问题如何解决？

一部 26分钟的纪录片———《塑料王国》，揭开了关于进
口垃圾处理的残酷真相，却在中国再生资源行业内外，掀起
一场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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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的垃圾 ，
燃烧后的黑色浓烟

弥漫村庄。
王久良摄

人工手工分拣

垃圾， 最如常的一
幕。

王久良摄

回收塑料过程

中， 产生的污水流
入村庄的河流。

王久良摄

孩子在塑料

垃圾堆里玩耍。
王久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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